
摄影师袁蓉荪18年来走遍中国，拍摄佛窟，亲手绘出首张中国佛窟地图。他常年跋涉在荒山幽谷，潜心
探寻藏在乡野里的石窟，也一直在默默地研究、传播这些源远流长的石刻造像艺术。

日前，记者在成都采访了袁蓉荪。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的真诚讲述令人印象深刻。在袁蓉荪的镜头里，那
些佛和佛窟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妙趣横生，即使是在佛像下生活的普通百姓，也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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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石刻对视的瞬间
萌发拍摄石窟艺术想法

袁蓉荪是成都人。2003年，他快

40岁的时候，仿佛忽然看到自己未来

20年的人生图景：工作、退休，生活一成

不变。“人生应该有点儿意义，对不对？”

他干脆辞了职。

那时候巴蜀地区有很多古镇，十分

原生态、充满烟火气。袁蓉荪开启了用

镜头记录和见证古镇变迁的探访之

旅。有一天，在前往一个偏僻古镇的路

上，他突然看到路边杂草丛中的一龛古

代石刻造像，当透过取景器与它们对视

的瞬间，一下勾起他久远的记忆和念头。

袁蓉荪很早就拥有属于自己的照

相机。那是1979年，上高中的袁蓉荪

暑假给猛追湾游泳场的冷饮店画宣传

画，后来，又在游泳场的美工室帮着写

标语、干零活，两个月挣了七八十块

钱。他看中了成都人民商场柜台里的

一台海鸥照相机，父亲不但给他补齐了

钱，还托人给他找到票。自此，他实现

了用拍照收集素材的愿望。

1982年，表叔骑着摩托车带他去看

大足石刻。沿着老成渝路骑了一天，下

了摩托车，他拿着海鸥照相机兴奋地拍

了两卷120黑白胶卷。那是他平生第

一次和石刻亲密接触。与杂草中的石

刻对视时，纷至沓来的记忆令他眼前豁

然洞开：“看到那些石刻，就觉得万籁俱

寂，灵动山间，我就此萌发寻找拍摄古

代石窟的念头。”

袁蓉荪开始系统研究拍摄巴蜀石

窟。他海量收集、阅读前辈专家的著

述、资料，甚至文物局的考古报告、古书

里一句语焉不详的记述也是他的挖掘

线索。设计好寻访路线，他便沿着江

河、古道开始行走、拍摄。

万事开头难。起初他最担心的不

是路途遥远，不是跋山涉水，不是风餐

露宿，而是“想方设法打听到了，千辛万

苦赶过去，却不让我拍”，袁蓉荪直言。

2018年，台湾著名人文杂志《经典》

以近40页的篇幅刊登了袁蓉荪拍摄的

佛窟，很快，编辑部又向他约了一期关

于巴蜀石窟的专题稿。当时的他高兴

之余，更觉欣慰：“这些稿费又可以支撑

我去继续寻访拍摄佛窟。”

后来不管到哪儿，袁蓉荪都背上作

品集，很多人看了就理解、接受了他的

拍摄。还不让拍的，他就住在当地，待

个两三天，慢慢沟通，寻找解决办法。

他记得最多一次在敦煌待了七天，终于

得到拍摄许可。好在他提前做足了功

课，第二天，他跟着工作人员，严格遵守

约定点位进行拍摄。令他惊喜的是，在

保证文物安全的同时，院方还调动工作

人员把遮挡造像壁画的铝合金玻璃隔

断撤开来让他拍：“真是太难得了，留下

了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袁蓉荪感叹。

遍访西南石窟造像后，袁蓉荪进而

开始追寻石窟造像在中华大地传播的

脉络遗迹。从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克

孜尔石窟，到河西走廊沿线，再到云冈、

龙门、巩县石窟……花费18年，中国有

石窟造像的地方，袁蓉荪几乎全都走遍

了，足迹遍及20多个省区市。

石窟艺术是石头上的史书
镜头定格下一段段历史

在袁蓉荪看来，石窟艺术，是开凿

在石头上的史书。过眼众多石刻造像，

令他很佩服古人：“石窟艺术是被低估

的艺术。每一尊石刻就是一部史书，上

面包含着宗教、文化、建筑、服饰、雕刻

等很多信息。我觉得拍摄石窟时，如果

没有生活在周边的人，那出来的照片或

许就只有科研价值，没有文化价值。”

意识到这一点，在拍摄精美的佛像

之余，袁蓉荪更多地把环境和人间烟火

纳入镜头之中：“我希望从一个艺术家

的视角，以文化的角度去传播，让更多

人看到人文环境中、生活场景下的石刻

造像。”

在拍石窟的过程中，他看到很多石

窟造像在消失、在改变，这让他平添一

种紧迫感，快马加鞭地抓紧落实拍摄计

划。袁蓉荪清楚记得，他曾经无数次去

安岳县的卧佛院。早些年去，人们在佛

像的注视下，插秧、收获、晒谷，黄桷树

下村民自发跳着敬佛舞，巨大的唐代卧

佛前，香烟缭绕，稻田里蛙声一片。现

在，卧佛前建起广场，四周修起围墙，村

民们都搬迁到围墙外面。

令袁蓉荪欣慰的是，如今回头再

看，很多定格画面都留下了一段段历

史：“后世子孙再问起的时候，或许能让

他们了解到过去的生活、曾经的记忆。”

袁蓉荪直言，他寻找、拍摄石窟，就

是为了宣传推广石窟文化：“我发朋友

圈或者发微博，那些管理很完善，又是

旅游地的造像点，我就会点击地址分享

出来，帮当地宣传。但是野外不开放的

石窟造像点，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我

从来不会把具体地址公开。”

他说，在拍摄石窟的过程中，那些

默默守护国宝的老百姓，非常质朴，令

他收获了很多生活的智慧与感动。“有

时候好不容易找到地方，远远看见一个

老太太就在那默默跟佛像诉说心里

话。哎呀，就觉得那么融洽，那么温

暖。这时候我就在一边默默坐着等，等

她结束后我再过去。”

有一次，袁蓉荪去仁寿县寻找佛窟

造像，在村镇路边停车吃饭得到意外收

获。沿着狭窄的土路七拐八绕，好不容

易找到半山腰上的摩崖造像，他找养羊

人家借来长木梯，战战兢兢爬上去拍了

造像的细节、形制。闲聊之中，又得知

山沟对面好像还有一处，他立刻前往。

在山上开车转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找到

散落荒野的石刻造像。有趣的是，佛龛

边遇到村民王志民，他告诉袁蓉荪自己

因为拆迁到镇上的楼房住不惯，又回到

山上，继续栽种果树，养鸡养鹅。谈话

之间，一只鹅在唐代佛龛前下了一只

蛋，王志民叼着叶子烟要去捡蛋，袁蓉

荪赶紧举起相机定格这生动一刻。

袁蓉荪去万源县寻访石窟时，得知

古道申遗考察队意外在深山的杜家湾

发现唐代石窟，佛龛崖壁外侧还有开元

三年的唐代题刻，他如获至宝。他看到

风化严重的造像在山里一块坡地田间

静卧了上千年，这片地的主人杜大哥从

小就生活在这个大石头佛龛旁，杜大哥

刚收获了油菜籽，又在古佛旁用一根根

竹子插好架子，准备种点瓜秧。

在营山县透明岩万丈悬崖边，拍摄

唯一一龛相对完好的唐代佛龛的经历，

令袁蓉荪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是冬天，

陪同的文管所所长都觉得太危险，不让

袁蓉荪站到悬崖边的栏杆上去拍，“我

一看那悬崖，也真是害怕。但我知道这

里整个造像只剩这一龛，千辛万苦到

了，哪能站在底下随便拍一下就走。我

说责任我自己承担，我试一下。”后来，

拍的时候，一个人紧紧拉住他腰间的皮

带，另两个人一人抱着他一只腿，“我站

到栏杆上，咬着牙说，你们抱紧我，我要

拍了。”袁蓉荪站起身模拟当时的情形，

听得令人揪心，“幸好拍了，后来我再去

看，因为山石裂缝了，佛龛下又修了粗大

的保护石柱，已经遮挡了一半的造像。”

传播山野里的文物造像
让更多人认识那些守护者

熟悉袁蓉荪的人都说，他能够做这

样一件事，跟他从小的兴趣爱好和学养

知识有关。从小袁蓉荪跟被尊为“蜀中

四老”之一的著名画家赵蕴玉学画画，

赵蕴玉是张大千的弟子。后来，袁蓉荪

考入四川教育学院美术系，开始系统学

习美术理论和国画、油画。

从1979年拥有海鸥照相机起，摄

影作为他的兴趣爱好伴随他的生活，直

到今天。在袁蓉荪看来，摄影应该深刻

一些，应该有所表达，应该有意义一

点。“我做这个事，如果荒山野岭的石窟

能够唤起大众或者艺术家更多的关注，能

够促进人们对石窟文化更多的认知、喜欢

爱护这些文物，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如今，随着袁蓉荪探访的深入，《空

谷妙相——时光里的中国佛窟》《佛窟

中国》《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

文明》……一本本精美的石窟著述出

版。随着一场场精彩的演讲，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他在做这样一件事，也知道了

藏在乡野里的石窟造像。“我最开心的

是，想通过这样的传播，让山野里的文

物造像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然后那

些文管员的待遇能更好点，让他们能够

更好地把这些文物保护下来。”他说。

对于石窟拍摄，袁蓉荪一直有自己

的计划，步履不停。“石刻造像作为一个

切面，可以反映时代的变化，所以国内

一些重要石窟的所在地我都要去回访，

弄清楚佛像中国化、世俗化逐步演变的

过程。比如大足石刻的养鸡女、吹笛女

形象，就好像是周边村子里的一个村

姑，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未来，我希望

能继续多年前的心愿，去佛教造像发源

地溯源，理清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的传播

脉络，完成整个世界佛窟造像的追根溯

源。”袁蓉荪笃定地说。

文图据北京青年报

袁蓉荪18年行摄石窟艺术
镜头里，佛与众生熠熠闪光

袁蓉荪工作照（2022年）。

重庆大足宝
顶山世俗化的养
鸡女。

摄影/袁蓉荪


